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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花姑娘」叨位來？叨位去？

──談五、六○年代台語歌詩中的「賣花姑娘」

陳家慧＊
摘  要
戰後初期台語歌詩即有所創作，一直到五、六○年代，台語歌詩不論在作品的值與量的累積上，都蔚為可觀。而七○年代由於政策改變與整個社會變遷的影響下，台語歌詩遂逐漸消長。時五、六○年代的台語歌詩多由日本歌改寫或翻譯而來；取其原曲，後將歌詞內容轉換並加編曲組成，展現出一首首不管是曲調或內容都充滿日本韻味的歌曲。也因此，如「馬車」、「霧笛」等臺灣本地並不熟悉的景物，也出現在台人日常哼唱的歌詩中，「賣花姑娘」便是在此情境下吶喊其賣花聲。

五、六○年代一系列「賣花姑娘」相關的歌曲，有臺灣人不論在作詞、作曲皆自行創作，也有如前所提，由日本取徑而來。在當時男性「行船人」相關歌曲風行的時候，「賣花姑娘」走出了另外一個女性的世界。但筆者想進一步探問的是，在五、六○年代臺灣工業剛起步的時期，進出口貿易是相當重要的一環，也因社會所需，「行船人」是當時許多男性選擇的職業；然「賣花姑娘」也如同「行船人」，是社會所需並因此盛興的行業嗎？商業的選擇性擇曲，與社會價值存在何等關係與意涵？筆者試圖以台語歌詩中的「賣花姑娘」以及報紙新聞中代表相對現實的「賣花姑娘」看兩者存在的異同。在商業因素的介入下，我們可以看見，日本歌曲「歸化」（domesticate）為台語歌詩的養分，「賣花姑娘」卻成為臺灣日常社會中「異化」（alienative）的角色。

關鍵詞：賣花姑娘、五、六○年代、歸化、異化

Where Do “Flower Girls” Come From? Where Do They Go?

── A Critique of “Flower Girls” in the Ho-Lo Taiwanese Poetic Lyrics’ Songs in the 1950’s and 1960’s

Chen, Chia-hui

Abstract

   Works of ho-lo Taiwanese poetic lyrics’ songs(台語歌詩) was written from the initial stages of the postwar. Until the 1950’s and 1960’s, both of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ho-lo Taiwanese poetic lyrics’ songs presented significantly. Both of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in ho-lo Taiwanese poetic lyrics’ songs didn’t be presented significantly until the 1950’s and 1960’s. During the 1970’s, ho-lo Taiwanese poetic lyrics’ songs declined gradually due to the change of policies and transition of the society. However, most of ho-lo Taiwanese poetic lyrics’ songs from 1950’s to 1960’s would be rewritten and be translated from Japanese songs. Although being rewritten in the lyrics and rearranged in the music, these songs are still full of Japanese aromas cause of maintaining the original tunes. Therefore, these things such as “carriages”, “steam whistles” and other objects which Taiwanese were unfamiliar with, were also presented in ho-lo Taiwanese poetic lyrics’ songs. As a result, that is why the songs of “flower girls” came into existence and what the background of “flower girls” was. 

On one hand,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some works of the series of “flower girls” were written and created by Taiwanese people, including the tunes and words. On the other hand, some of these songs were transferred from Japan, as I mentioned above. At that time, a lot of popular songs described about male “sailors”(行船人) , while “flower girls” presented the female world. When Taiwan industry just developed in the 1950’s and 1960’s, the trade of import and export was quite important. So a lot of men chose career such as “sailors” for living due to the social structure. However, my reaching concern is if the job, “flower girl”, is really a requirement out of the social structure？Did the career of “flower girls” be like “sailors” which were needed by the Taiwanese？ Why these songs became so popular？What kind of the relations and meanings did exist between commercial choice of songs and social values? The essay is trying to compare the “flower girls” in ho-lo Taiwanese poetic lyrics’ songs and the ones in the newspaper which represented the reality relatively. For commercial influence, Japanese songs were domesticated(歸化) to be nutrients of ho-lo Taiwanese poetic lyrics’ songs, and “flower girls” become alienative(異化) roles in Taiwanese daily lives.
Key words：flower girls, 1950’s and 1960’s, domestication, alienation
一、前言

戰後初期，由於台人脫離日人的統治，對於語言的使用也自1939年開始戰爭期間的禁用，到戰後重新獲得了自由，於是台語歌詩
得以再度重生。甚至學者也認為這是台語歌詩自日治時期後的第二個黃金時期
。而自國民政府1949年5月施行戒嚴令以來，白色恐怖的陰霾籠罩著整個臺灣社會，台語歌詩的創作也在政府壓制與文藝檢查制度下，受到相當程度的箝制，致使唱片公司因為不堪虧損，而紛紛停止營業。在這個低迷的氛圍下，大量的日本演歌被唱片公司引介進臺灣，並翻成台語歌曲出版，在台語流行歌中蔚為主流
。

五、六○年代我們可以看見上述歌曲在大街小巷不斷傳唱。由日本歌改寫或翻譯而來的台語歌詩，取其原曲，後將歌詞內容轉換並加編曲組成，展現出一首首不管是曲調或內容都充滿日本韻味的歌曲。也因此，臺灣的作詞者若直接對日本歌詞內容作直譯，或取其元素，都有可能出現臺灣甚感陌生的情景；如台灣社會較常見的交通工具多半是牛車或人力車，五、六○年代工業已起步也可見摩托車或汽車，如「馬車」這樣的交通工具在早期或當時的社會都是相當少見的。而像「霧笛」、「渡鳥」等特殊用詞，在台語歌詩的主題上，也都是較為少見的語詞，但隨著曾經留日的作詞者如文夏、葉俊麟等人的大量應用，台人傳唱不斷的歌詩中，上述語詞倒變得頻繁許多。本文欲探討的主題「賣花姑娘」便是從日文「売花娘」而來，在此情境下吟唱其賣花聲。

五、六○年代一系列「賣花姑娘」相關的歌曲，文夏（原名：王瑞和、王愁人，因此有時也以「愁人」呈世）一人便包辦了大多首，甚至還由亞洲唱片出過「文夏的賣花姑娘」專輯，16首歌曲中
，「賣花姑娘」的歌曲佔了11首。當初亞洲唱片從日本取徑選曲，因此其中曲調多半由日本歌曲改編而來，再由文夏等人作詞完成。當時，臺灣也有其他多首「賣花姑娘」相關的台語歌詩，或有臺灣人不論在作詞、作曲皆自行創作如（「台北的賣花姑娘」，由蔡啟東作詞、洪文昌作曲），也有如前所提，由日本取徑而來。同時期，循著這樣的模式，「行船人」主題相關的台語歌詩為數也不少；因為日本演歌中有關海的場景及船員題材盛行，譯介過來的台語歌詩便以「行船人」之詞大量湧現。或如曾慧佳所道，臺灣一直到1955年時，國民平均所得仍只有192美元，在那樣的經濟狀況底下，成為船員，向富有國家輸出外勞，曾是當時年輕男子「撈金」、賺取外匯的選擇之一
。楊克隆也提到，由於臺灣的海島地形，需仰賴海運來推動進出口貿易，而六○年代台灣進、出口貿易成長的快速，使得台語流行歌在六○年代之後，出現大量的「行船」類歌曲
。行船人似乎是當時男性相當盛行的職業選擇，而五、六○年代的女性是否多數為賣花姑娘呢？若從曾慧佳研究中所提，似乎多為酒家女或工廠女工等
，賣花姑娘的行業鮮少為人所提。那麼「賣花姑娘」系列的歌曲，歌詞中的意境呈顯出何等與社會現實的差異處？筆者將在接下來的敘述中討論兩者間的關係與意涵。

二、賣花姑娘ùi日本來──台語歌詩中的「賣花姑娘」

在一系列「賣花姑娘」的歌曲裡，雖有少數幾首臺灣人不論在作詞、作曲皆自行創作的作品，但大多還是從日本取徑選曲而來。在這些選曲中，仔細觀察歌詞內容，可以發現其中幾項特點；

賣花地區

賣花姑娘的身影不僅遍佈臺灣北中南，如：〈基隆的賣花姑娘〉、〈台北的賣花姑娘〉、〈台中的賣花姑娘〉、〈台南的賣花姑娘〉、〈高雄的賣花姑娘〉等，且不乏國外地區：〈東京賣花娘〉、〈倫敦的賣花姑娘〉等。但內容多半類似，即點出地名，後有表達對賣花姑娘的喜愛，但對於當地情景的描述並無強調，只是帶出賣花姑娘的情狀。如同樣是在台南的賣花姑娘，沿用上原げんと創作的日本曲，愁人作詞的〈台南的賣花姑娘〉，內容敘述「我」看到在風景如畫的台南街上賣花的姑娘，流著眼淚不知為何而悲；看著她，心生愛戀：「愛情的花朵送你的花朵，夜夜思念你，乎阮來難眠的，可愛的小姑娘」。與日本原曲〈南京の花売娘〉
（南京的賣花姑娘）的歌詞內容相當類似；同樣是看著在黃昏的南京街頭的賣花姑娘，文夏將「南京」代換為「南國」、「台南」，而賣花姑娘不知為何哭泣著，兩首有一樣的情境。另外由蜚聲所作詞的〈台南賣花姑娘〉，描述一個台南的賣花姑娘，提著花籃賣著各色各樣的花朵，其氛圍是美麗又快樂的。對於台南也是只有帶出地名，無其他著墨，就如日本的原曲轉換到臺灣，在地名上以一個臺灣的相似情境的城市名代替。如此呈顯的台語歌詩仍有相當多首。
但古意人（即郭一男）作詞的〈古都的賣花姑娘〉
：

赤崁的樓頂彼平　天清攏無雲

古都的台南風景好　清風吹黃昏

手提著花藍　賣花姑娘好聲韻

賣花呀來買花啊　羅曼史的花蕊

青春的香味　永遠會給妳　不知心憂悶

啊…美麗的賣花姑娘　黑色目睭紅嘴唇

近黃昏安平港邊　天色紅吱吱

悠靜的運河漁船影　漸漸靠岸邊
聽見著船螺　賣花姑娘笑微微

賣花呀來買花啊　瑪都魯斯的花蕊

芬芳的香味　永遠會給妳　不甘放抹記

啊…可愛的賣花姑娘　妖嬌古錐真伶俐

樹蟬聲吱吱啼叫　延平郡王祠

古都的年青好伴侶　創造羅曼史

看見著情侶　賣花姑娘好意思

賣花呀來買花啊　維納斯的花蕊

送給她表示　永遠會愛妳　月娘做證據

啊…青春的賣花姑娘　孤單也是免外久

  （底線為筆者所加）

同樣是敘述台南的賣花姑娘，其中出現台南著名的古蹟「赤崁樓」和「延平郡王祠」，另有「安平港」和「運河」也都帶出；而賣花姑娘的面貌、賣花的身影，在古都台南的風光中賣花帶給年輕伴侶幸福，這些都使「古都」的景致與「賣花姑娘」的存在結合地更加完整。

另外在描繪台北的賣花姑娘中，一樣是沿用上原げんと曲調，由高金福作詞的〈台北賣花姑娘〉：

紅花美  白花香  牡丹的花香甲紅

玫瑰花  白慕蘭  青翠可愛味清香
花蕊會將人心意  心情用花傳達伊
來買純情的花蕊  通送給伊表情意
啊….阮是賣花女

阮賣的花好香味

五色燈光熾熾  南京西路的晚時
萬里紅酒粉味  麒麟酒女那西施
食酒客來來去去  買玩的花笑嘻嘻
面色看的真歡喜  提花要送酒女伊
啊….阮是賣花女

阮賣的花美甲青

台北是夜都市  成都路口風微微

看電影噠噠鄭  紅男綠女行抹離
阮來賣花做生意  無論時日也暗眠

有情的人惜花枝  買花相送獻情意
啊….阮是賣花女

阮賣攏是好花枝

（底線為筆者所加）
則是以台北的街道名，加上附近的景觀特色；例如南京西路的附近是酒場，因此燈紅酒綠，酒客可以買花送給酒女。成都路附近有電影院，有伴侶的人可以買花「獻情意」。而洪德成作詞的〈中華路的賣花娘〉同樣是描繪台北裡的賣花娘，也將台北的繁華、有著「三線大路」的「不夜城」形象，在賣花姑娘行走其間顯露的心情表現出來；看著過往行人雙雙對對，自己形影孤單地賣著花，心中不免有些唏噓，但仍打起精神快樂賣花去。其原日本曲〈上海の花売り娘〉
（上海的賣花姑娘）內容是以船員的口吻描述他們那曾經見過的賣花姑娘；那在夜晚的上海提著花籃，穿著黃鞋子、耳環、綁著粉紅色緞帶，溫柔的眼睛凝望著的賣花姑娘，在他們吞吐的煙中消失在夜上海港邊裡。我們得以看見日本的原歌詞在臺灣轉換為不同的符碼，說故事的對象也變成了賣花姑娘本身。
    以上兩首有關台北的歌曲，賣花姑娘的叫賣情狀與風景相互唱和，讓兩者都不失為重，觀眾閱聽也更能感受其中情致。

賣花地點

而賣花姑娘雖然各處皆有，也有沿路叫賣的情形，流動性相當高，但台語歌詩中卻常可見某些場所成為賣花姑娘駐留的地點。例如：

港口附近

港口是離別的轉介站之一，在當時的日本歌曲中，舉凡「港口」、「碼頭」、「霧笛」（輪船航行在海上，霧重時用來警示附近的船隻之汽笛）和「船員」等，常在歌曲中連結，營造離別的感傷氣氛。而翻譯到臺灣的演歌，也多所轉譯了這樣的概念。賣花姑娘在這樣的場景中，因為離別的人可互相贈送花束，或賣花姑娘本身成為即將離開的船員的慰藉，於歌詞中在在皆有。例如由日本的上原げんと作曲，唱片公司引介到臺灣，愁人作詞的〈高雄的賣花姑娘〉：

點點燈火照在海邊

閃熾在海上的  船頂火影也悲傷
夜風吹來吹去  帶著海風的香味

買花呀買花呀  送你的花枝

可愛的姑娘是

啊港都高雄的賣花姑娘

夜霧照在懷念的海邊

離別的心傷悲  船開笛聲也悲哀

雖然行船的人  怎樣未來惜別離

買花呀買花呀  送你的花枝

聲音也會斷去

啊港都高雄的賣花姑娘

今夜一暝與妳跳舞

酒場的燈火照  妳我雙人的人影

給阮心未安定  今夜若要來離開

買花呀買花呀  送你的花枝

給阮來再一看

啊港都高雄的賣花姑娘

      （底線為筆者所加）

高雄本身為港都的形象，以及海上船隻的點點燈火、夜風透著海風香、「夜霧」、「行船的人」還有離別的悲傷等，營造著船員與賣花姑娘倆似有若無的情意。賣花姑娘喊著「買花呀，買花呀」，其實手中的花是要給離別的船員，這樣即將分開的傷悲，連叫賣的聲音「都會斷去」；今夜兩人共舞，希望離別之後，還有機會能「給阮來再一看」。以上的氛圍與日本原曲〈港ヨコハマ花売娘〉（橫濱港的賣花姑娘）內容相當類似；在橫濱港邊的賣花姑娘，變成了在高雄港都賣花的姑娘，而賣花姑娘和即將別離的船員間的情感則完全相同。同樣是只將地名的相似情境轉換為臺灣的符號。
而在1961年完成，同樣由愁人作詞的〈可愛的賣花姑娘〉，歌詞如下：

夜茫霧罩在港邊  燈火照微微

那親像站在夢裡  優美的晚瞑

買花呀來買花呀  買阮的花送情人
可愛的頭毛綁著  紅色里某黃

啊…………可愛的賣花姑娘

誰人來送給她的  胸前珠金鍊

有時陣對阮微笑  甘蜜待悲哀

買花呀來買花呀  買阮的花真香味

在港墘行來行去  雙手提花籠

啊…………可愛的賣花姑娘

夜港邊酒家燈火  光光到三更

行船人美麗酒女  快樂音樂聲

買花呀來買花呀  買阮的花添景緻

小姑娘妳敢不是  蝴蝶的女兒

啊…………可愛的賣花姑娘

      （底線為筆者所加）

內容描述賣花姑娘在黃昏的港邊叫賣著，「夜茫霧」、「港堤」和「行船人」都是港都中特有的風景。賣花姑娘喊著「買花呀來買花呀」買她的花又香又可以「送情人」、「添景緻」，在港邊的人們，聽到這樣的話何嘗不想買花呢？而或許是賣花姑娘的叫賣聲或裝扮、神情，吸引著旁觀者，「啊…………可愛的賣花姑娘」、「小姑娘妳敢不是，蝴蝶的女兒？」道出他心裡的欣賞。另外同樣是文夏作詞，約1960年代完成的〈港都賣花姑娘〉，應與上述〈可愛的賣花姑娘〉為同一首日本歌曲翻譯而來，曲名不同，但內容描寫大同小異。

其他也有如葉俊麟填詞的〈碼頭賣花女〉與上述離別感傷的氛圍有所不同，快樂地道出在港都碼頭的賣花女心中的抱負。賣花姑娘每天站在碼頭賣花、歌唱，希望坐船的人「不通心憂愁」，而可愛的神情使人歡喜，也有許多「行船阿哥」與他作好朋友，但她並不滿於現狀：「無希望永遠做著，賣花．．．的．．．姑娘」，期待有一天也能坐船到國外遊玩。

在港口附近兜售花朵的賣花姑娘，彷彿是離別在即的人們的寄託，不單是花朵，更使賣花的姑娘本身成為被注視的主體；而港口可以不只有離別的悲傷，也加入了賣花姑娘的希望在裡頭。港口與賣花姑娘在歌曲中，皆成為了情感寄託的對象。

舞場、酒場附近

酒場或舞場常可見與上述的港口附近做結合，離別的人送別或舞、酒場中的男客可送給女伴，都有賣花姑娘身在其中。如上頭提過的〈高雄的賣花姑娘〉、〈可愛的賣花姑娘〉和〈碼頭賣花女〉等，都是這樣的例子，應為由日本翻譯而來導致。至於其他也有單就舞場或酒場中的賣花姑娘而寫，例如由葉俊麟作詞的〈賣花姑娘〉，裡頭描述舞廳中出入的〈賣花姑娘〉美麗又可愛的模樣，吸引酒客的注意與青睞，「燒酒袂飲人先醉，看落心花開」顯示了醉翁之意不在酒，賣花姑娘的魅力更甚於酒，甚至還說出「妳若要嫁我要娶，包妳免拖磨」這樣的求愛話語。或許賣花姑娘是為了生計而經常出入於舞廳，但是常看見賣花姑娘的客人，卻有「舞廳出入真自由，比花恰風流」的感想，彷彿賣花姑娘也是舞廳小姐的一員，轉眼、裝扮與舉止間也特別有韻味，因而心生追求。

又例如葉俊麟（或吳晉淮）
作詞的〈夜半的賣花女〉：

青紅燈閃閃熾熾

照出一位的女兒

手白白扞著花籃

對人笑微微

一對的銀色耳鉤

搖來搖去真趣味

請你來對我表示

到底誰人買乎你

又愛嬌又古錐

啊～夜都市的賣花女兒

酒場內行出行入

可愛一位的女兒

穿一領洋裝薄薄

對人笑微微

嘴角的微妙的酒屈

比花擱恰逗人意

請你來對我表示

你所經過的代誌

是酸苦也甘甜

啊～夜都市的賣花女兒

菸酒味茫茫霧霧

包圍一位的女兒

在桌邊叫人買花

對人笑微微

一對的圓圓目睭

含情帶意真稀奇

請你來對我表示

青春寶貴的年紀

免乎我想歸暝

啊～夜都市的賣花女兒

（底線為筆者所加）
賣花姑娘同樣也是在酒場出入，其耳環、眼睛與酒窩等，都深深吸引酒客的注目，甚至進一步想更了解賣花姑娘的背後故事：「請你來對我表示，你所經過的代誌，是酸苦也甘甜？」，以致於能藉詢問年紀：「請你來對我表示，青春寶貴的年紀，免乎我想歸暝」，不外乎是想促成姻緣嗎？

另一首由馬沙（或蜚聲）
所作詞的〈流浪賣花女〉，則道出流浪的賣花女的心聲：

口白：

阮是流浪賣花女，無論時間的早晚，天氣的寒冷，也是照樣需要唱歌賣花來維持家庭的生活。繁雜的酒場內，也有想要向阮欺侮的人客，但是坐在彎角的彼位青年，時常對阮投入關心的眼線，有時也使阮心情起出微波，這敢就是情素？若是夜深人靜的時候，就來使阮想起，這！這！這敢是意難忘！意難忘！意難忘！

青紅燈閃閃熾　繁華夜都市　阮就是流浪的

賣花小女兒　手提著花籃啊　對人笑微微

舞場音樂逗人心纏綿　春風吹花開

春風吹花開　芬芳清香味

舞場的樓窗邊　彩燈光熾熾　阮就是流浪的

賣花小女兒　送情人花枝啊　表示好情義

快樂好暗暝  愛情糖蜜甜　粉紅的花開開

粉紅的花開　美麗嬌滴滴

繁華的夜都市　鬧熱無塊比　阮就是流浪的

賣花小女兒　唱出著輕鬆啊　美妙的歌詩

人客心歡喜  滿面笑嬉嬉　青春的花開

青春的花開　新鮮有活氣

一開始的口白中，賣花姑娘就自行說出為了家庭，而必須以唱歌、賣花來賺取生計。而或許酒場是她經常販售的地點，在那偶爾有會欺侮她的客人，但也有對她投以關心眼神的青年，令賣花姑娘心中也充滿了欣慕之情。在接下來的歌詞中，賣花姑娘說出雖然必須在街頭流浪賣花，但從「對人笑微微」、「快樂好暗暝」、「唱出著輕鬆啊，美妙的歌詩」以及整首歌的氛圍，我們可以推測，賣花姑娘的心情仍是愉悅的。

從上述三首歌曲得以看到，酒場、舞場成為賣花姑娘經常兜售花朵的地點，因為酒、舞客可以買花給情人，而有的客人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常使得賣花姑娘成為被欣賞的對象，甚至進而追求。

電影街附近

電影街附近也是賣花女常出現的地方。或許因為週遭仍是都市中繁榮的地區，情侶也常相伴看電影，賣花姑娘得以賣花給有情人。如上述曾提過上原げんと所作的日本曲，引介到臺灣由高金福作詞的〈台北賣花姑娘〉，歌詞的第一段：「花蕊會將人心意心情用花傳達伊」道出花做為傳情的工具，可以用來對人表情意。除了酒場是賣花姑娘駐留的場所，電影街也是販售的地方之一。「看電影噠噠鄭，紅男綠女行抹離。阮來賣花做生意，無論時日也暗眠；有情的人惜花枝，買花相送獻情意」；看電影的人潮不斷，尤其是男男女女的出入，跟著電影無論放映早晚，買花獻情意也不分晝夜，都是賣花姑娘賣花的時機。

另有葉俊麟所填詞，專寫電影街賣花姑娘的〈電影街的賣花女〉：

一領洋裝紅藍青　並無啥稀奇

來靠著天真的笑容　引人感趣味

手扞著一腳藤花籃　站街路做生理

買花呀請買花　電影街的賣花的姑娘

一對情侶糖蜜甜　站在戲院邊

一定是感覺花香味　看花笑微微

要表示情愛著緊來　花即會知心意

買花呀請買花　電影街的賣花的姑娘

一暗燈光閃閃熾　鬧熱到深更

大家都穿飾真整齊　笑聲響四邊

花總是甘願來拖磨　陪伴人規暗暝

買花呀請買花　電影街的賣花的姑娘

（底線為筆者所加）
其內容也是描述站在電影街的賣花姑娘售花的情形。感情甜蜜的情侶買花表情愛，「一暗燈光閃閃熾，鬧熱到深更」而賣花姑娘不論夜有多深，總是站在戲院邊；「花總是甘願來拖磨，陪伴人規暗暝」歌詞裡頭說著花的心甘情願陪伴，其實更意指著賣花的「人」，也就是賣花姑娘，更是不辭辛勞地賣著花，直到深夜。

電影街與賣花姑娘的結合，通常是為來看電影的男女情侶所服務。而電影的放映從早到晚皆有，賣花姑娘在歌詞裡也較被強調不分日夜地賣著花，甚至直到深夜。
賣花姑娘的面貌舉止

仔細觀察「賣花姑娘」相關的歌曲中，可以發現，歌詞裡對賣花姑娘面容、形態多有所著墨。例如由愁人作詞的〈省都的賣花姑娘〉裡頭的賣花小姑娘有著「迷人目睭」、「頭毛是墜到肩頭，聲音也優美」還有「紅紅伊的櫻桃嘴唇」。而之前提過古意人所寫的〈古都的賣花姑娘〉中，「賣花姑娘好聲韻」、「啊…美麗的賣花姑娘，黑色目睭紅嘴唇」等，兩首皆是對賣花姑娘的眼睛、嘴唇、聲音和頭髮等描寫，形容賣花姑娘的可愛討喜。而在其他的台語歌詩中，除了對上述的面容外，還有耳環的出現，例如由日本曲改編而來、愁人作詞的〈基隆的賣花姑娘〉中有「金色的耳勾美」，葉俊麟作詞的〈夜半的賣花女〉一首也有「一對的銀色耳鉤，搖來搖去真趣味，請你來對我表示，到底誰人買乎你」，和不知何人作詞、作曲的〈月下的賣花姑娘〉中：「啥麼送伊的一對的耳勾」都讓旁觀者對賣花姑娘的耳環充滿興趣，想知道到底是誰買給她的呢？至此還有其他如對賣花姑娘的所穿的鞋子、洋裝或胸前的項鍊和臉上的酒窩……等的好奇與讚賞，賣花姑娘在作詞者的筆下是可愛、青春又美麗的形象。其實在日本的歌詞內容裡，〈基隆的賣花姑娘〉原曲〈広東の花売娘〉
、〈台中的賣花姑娘〉原曲〈東京の花売娘〉
和〈夜半的賣花女〉原曲〈長崎のザボン売り〉
以及〈台北賣花姑娘〉原曲〈上海の花売り娘〉等等，歌詞內容即常出現「可愛い前髪」（可愛的瀏海）、「ひすいの耳輪」（翡翠的耳環）、「あのえくぼ」（這個微笑的酒窩）、「銀の指輪」（銀色的戒指）、「夢みる笑顔」（夢幻般的笑容）、「ピンクのリボン」（粉紅色絲帶）、「優しい瞳」（溫柔的眼睛）、「可愛いい耳輪」（可愛的耳環）等許多例子都可看到對賣花姑娘外觀及神情的描述。而藉著對賣花姑娘的容貌、神情與舉手頭足間的描寫，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外在事物的指涉背後，其實真正是藉此意謂著對賣花姑娘的興趣，或許從葉俊麟作詞的〈賣花姑娘〉歌詞中，可以稍見端倪：

好模樣　好模樣　賣花姑娘好模樣

舞廳出入真自由　比花恰風流

啊．．．比花恰風流

真古錐　真古錐　櫻桃嘴唇真古錐

燒酒袂飲人先醉　看落心花開

啊．．．看落心花開

搖搖弄　搖搖弄　耳勾雙平搖搖弄

姑娘生美花清香　要選叨一項

啊．．．要選叨一項

真靈活　真靈活　目睭看人真靈活

妳若要嫁我要娶　包妳免拖磨

啊．．．包你免拖磨
歌詞從賣花姑娘的「好模樣」起頭，接著是「櫻桃嘴唇真古錐」、「耳勾雙平搖搖弄」、「姑娘生美花清香」，再來提到「目睭看人真靈活」，將賣花姑娘的面容從頭到尾稱讚了一番，而最後重點是「妳若要嫁我要娶」，賣花姑娘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呀！

賣花姑娘其實在城市、鄉間、街巷上，似乎都可見其蹤影。不論是各個地區、場所的出現，似乎皆有她存在的理由，畢竟賣花是種職業，為了生計出外打拼的姑娘可能在各種門路。而歌曲中的賣花姑娘，與地區的結合可以是兩者並重的，不僅有地方特色，也有對賣花姑娘的情意。在各個地點上，賣花姑娘有了賣花的好場地，賣的花給需要的人們慰藉，賣花姑娘本身也安慰了內心孤獨的人們。這樣的情形也反映在對賣花姑娘外貌裝扮上的注意；花香花美，賣花的姑娘可是人比花嬌呀！於是這些動作背後，其實是對賣花姑娘的關切。成就台語歌詩中的賣花姑娘，是慰藉的象徵，也是慰藉本身。至於其中大部分的形象塑造，日本原曲的歌詞內容也佔了相當大的因素。

三、賣花姑娘ūi臺灣行入去──報紙新聞中的「賣花姑娘」

台語歌詩中一系列的「賣花姑娘」歌曲實際上多由日本演歌引介而來，因此在內容上也有許多擬仿處。就研究者陳培豐所提，他稱之為「日歌臺唱
」的現象，是由於「文化上的『類似』和社會變遷的誘因
」其中所提的歌謠文化和社會變遷即因在1960年代左右，雙方皆因高度的經濟發展，農村人口大量外移到城市，為了反映這個社會變遷的現象，而有這些歌曲的呈現
。賣花姑娘的歌曲內容雖然並無明顯提出由農村到都市的情形，就筆者的觀察只有葉俊麟作詞的〈流浪賣花姑娘〉透露了這樣的訊息：
透早清風糖蜜甜

花苞包花嬌滴滴

阮是省都賣花姑娘

行動更加逗人喜

心情輕鬆賣花花枝

沿著唱歌笑微微

啊…樹上的鳥隻也頭傾傾

農村小路草青青

歌聲響動田岸邊
阮是省都賣花姑娘

現出笑容心綿綿

放捨一切鹹酸苦味

大家和合心歡喜

啊…溪圳的流水也唱歌詩

清風吹送花香味

造成你我生活氣

阮是省都賣花姑娘

清純性情抱麗意

向著省都美麗城市

期待快樂好暗暝

啊…花蕊的露水也閃爍爍

（底線為筆者所加）
原本在農村的賣花姑娘，滿懷希望「向著省都美麗城市」。而姑且不論其他歌曲的顯度，但可見大多歌曲的場景是在繁華的都市，不論是酒場、舞廳或電影街等，「賣花姑娘」系列歌曲不脫這些地點。那麼如陳所提，是為「類似」的文化與社會因素，那麼實際的臺灣社會，是否又是如此風景？既然歌曲中的意象由日本而來，那麼筆者將以報紙中的文章來作一對照，探兩者間的差異。

在1985年聯合報上的「楊子專欄」有一篇〈賣花的女郎〉的散文，內容說道他所看到的賣花女郎是在「忠孝東路、基隆路口
」；而1989年有一篇署名「司徒衛」的作者寫了一篇〈賣花者〉的散記，開頭第一句點出了賣花者的所在：「在台北車站前一個地下道的進出口
」這兩篇的賣花者都是在繁華的台北都市中販賣。但我們在稍早的報紙中卻可看見另一番不同的風情：

……苗栗是個山城，種花的人頗多，但賣花店卻沒有一間，有些感到枯寂的人很想購束鮮花插在花瓶中以作清供，但總苦於無法購到，現在，這個山城也許跟著時代在推動，雖無專售花店，卻已有售花姑娘，每日清早，市場上已排出紅紅綠綠的瑰麗鮮花，任憑主婦顧客挑選，誰說這山城不是在向都市看齊呢！

山城裡有賣花姑娘代表著「跟著時代在推動」，且還是「向都市看齊」；而若因為高度經濟發展的人口外移現象，造就了「賣花姑娘」系列歌曲也是其中社會變遷的一環產生，那麼賣花姑娘由都市朝鄉村前進的方向，反而使「賣花姑娘」成為都市的象徵。繼續就此觀點來推測，當時的都市中應該可常見賣花姑娘的存在，「賣花姑娘」歌曲的盛行，社會場景的「類似」是成立的。

但是否前所提的場所都可見賣花姑娘的身影呢？在1985年的一篇報紙新聞中，或許可作為參考：

台北市的風月和餐飲場所，最近出現一種新的行業──賣花，利潤相當不錯。 尤其是中山區的酒店、卡拉OK地下舞廳，以及延平區的酒家等，經常都會看到「賣花女」活動…… 據半年前，首先在六條通一帶賣花的陳姓少女說，她當初是以「打工」的方式來賣花，主要就是看準了男士喜歡在女伴面前擺闊的心理。

這則新聞提到了在風月場所，也就是酒店、舞廳和酒家等，賣花的行業是新興的。即使就半年前才有第一個少女在那一帶賣花，但至八○年代才在現實社會中風月場所賣花的姑娘，卻提早在五、六○年代的歌曲中出現。就筆者蒐集的資料，無法確知在港口或電影街附近的賣花姑娘在臺灣社會中，也如歌曲所呈現那般，但「賣花姑娘」在此，已出現了社會現實與歌曲引介的「差異」。

至於在賣花者的性別方面，五、六○年代可見新聞中有「賣花郎」、「賣花少年」的事件，可見賣花者不只是「姑娘」而已，有別於台語歌詩中清一色的「賣花姑娘」滿街跑。

而賣花者的面容、舉止更是大有不同。在1969年的一篇文章上，對賣花女孩的外觀形容是這麼寫著：

賣花女孩生得矮小乾瘦，黝黑醜陋的小臉，一點也不討人喜歡，小手也經常是髒兮兮的。

楊子所寫的〈賣花的女郎〉那篇散文中，對裡頭賣花女郎的形容這麼說著：

她並不是一位好看的女郎，而且可能已是生了孩子的母親。她的衣著也很敝舊，但是，她永遠表現大多數人所不具備的美德，她永遠微笑著，興高采烈的走向停在穿越線前的車輛，向司機、車主兜售她手指夾的一串玉蘭花。

而司徒衛的〈賣花者〉則是一位肢障者：

  他常這樣靜靜地站立著，倚著牆邊的扶手，頸上掛一個小竹籃，並用左手端著。而右手已經殘缺，只剩有腕部光禿的一截；也習慣地靠在籃邊，像幫著護持籃中的玉蘭花。他是一個賣花的殘障者。…… 有一次，我也去買了兩朵，而注意到他表情木然的臉，以及漠然而又微帶倔強的眼神。……我聽到他沙啞的聲音低低說了句：多謝！

上述三個新聞剪報帶出了歌曲與現實中的差異。歌曲中的賣花姑娘總是面容姣好，是青春美麗又快樂的，但現實中的賣花者，卻多半不怎麼好看又可能身體有所缺陷；有些賣花者是微笑面對客人，但也有部份人並不是如此；聲音也不總是如歌曲敘述般優美的，甚至他們不叫賣、不哼唱來吸引路人注意，而只是靜默。歌曲中的賣花姑娘雖也有辛酸的生活，但多數仍呈現亮麗的特質。

報紙新聞與歌曲的差異實際是異大於同的。日本歌曲傳引到臺灣因著文化和社會上的「類似」，但在「賣花姑娘」這一系列的歌曲裡，實際上「差異」的程度乃大於「類似」。五、六○年代「賣花姑娘」的登台，在時空背景上並不是基於掏空的基礎，但賣花姑娘並不因為歌曲的盛行而在五、六○年代的臺灣社會中，也如歌詞內容那般上演著。「賣花姑娘」多了人們對生活的想像，也在人們心中留下對美好的慰藉。

四、結論──歸化與異化

「台日混血」的歌曲，即以日本歌曲為原調，台人再加以作詞的歌曲，實際上是一種文化翻譯的過程。而這樣的翻譯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歸化過程」，日本原曲代表一個異域的文本，以「使本土特定群體易於理解的語言和文化價值的印記……，貫徹了翻譯的生產、流通和接受的每一個環節。
」我們可以將此看作是台日雙方「類似」的實踐。作詞者即翻譯者代表了翻譯的生產，而唱片公司與各個媒體的運作下使這些歌曲產生流通，繼而予觀眾接受視聽，「賣花姑娘」得以在臺灣再現。日本的港都相關印象，在臺灣的基隆、高雄等各個都市的港口以相似的情境打上替代的名詞；而賣花姑娘原本在臺灣即有，各處也常見到賣花姑娘的身影，這使得日本的「花売娘」得以「歸化」成為臺灣「賣花姑娘」的養分。

但產生「賣花姑娘」的臺灣本地，與產生「賣花姑娘」的歌曲內容，實際上卻有延伸出來的差異；即在實際賣花地點或賣花姑娘的外貌、神情、舉止甚至性別等，與歌曲的描述有很大的出入。當初亞洲唱片引進日本歌曲時，是先聽過原曲，然後開會選定曲目，再加以填詞、編曲，葉俊麟也說：「當時文夏為何會如此紅，主要就是亞洲唱片公司的選曲工作很強，挑選的歌曲很強，因而廣受歡迎。在改編的歌曲中，唱片公司尤其喜愛森進一、美空雲雀和小林旭的歌……
」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唱片公司所重應為歌曲的曲調，至於歌詞內容可依作者意願翻譯日本原曲意象或自行改寫，但我們仍可見其中並無太大脫離原主題。也因此「賣花姑娘」在歌曲與實際的臺灣社會產生了時空上的距離，不僅在年代的提早也出現外觀情狀的差異。如此商業的介入正如馬克思所描述的異化，即：「人與自然、人與他人，以及人與他的勞動產品的異化
」；使「賣花姑娘」與臺灣日常社會產生異化，「賣花姑娘」本身與「賣花姑娘」產品的異化等；「賣花姑娘」被外在的「異己」力量決定意義，並因此缺乏了自我的一體感（oneness）
。

上述「賣花姑娘」的「歸化」與「異化」兩層面，因著現代科技造成資訊流通的便捷與時空的距離縮減，並成就商業行為的傳播與獲利，「賣花姑娘」成為台語歌詩的養分，然又與台灣的日常社會分化，指涉兩個不同情境，創造雙重的意域。

附錄一、

南京の花売娘

作詩  佐藤惣之助　　作曲  上原げんと

みどりの光よ　たそがれよ　　呼べば来る　花かごさげて
純な瞳よ　南京むすめ　　花はいかゞ　うれしい花
たのしい花　ゆれてほのかに　　涙ぐむよな　花のいのちよ

流れの面舫よ　夕月よ　　水に散る　うたげの夢に
ぬれるまつ毛よ　南京むすめ　　花はいかゞ　やさしい花
悲しい花　白いジャスミン　　すゝり泣くよな　花のこころよ

乙女の匂ひよ　茉莉花よ　　空に照る　こがねの星に
何をさゝやく　南京むすめ　　花はいかゞ　いとしい花
あなたの花　雨も降らぬに　　ほろり散るよな　花の姿よ
日譯：鳳氣至純平

南京的賣花姑娘

綠色的光啊

黃昏啊
呼喚便來
拿著花籃

純真的眼睛啊

南京姑娘
要不要買花
愉悅的花

快樂的花

搖擺著微微地含淚似的
花的生命啊

漂泛的面舫啊
夕月啊
散在水面上
宴會之夢

淋濕的眉啊
南京姑娘
要不要買花
溫柔的花

哀傷的花
白色的茉莉花
啜泣似的
花的心啊

少女的香氣啊
茉莉花啊
映照在天空
金黃的星

低語著什麼呢？
南京姑娘
要不要買花
可愛的花

妳的花
即使沒下雨
卻飄落似的
花的樣貌啊

附錄二、

上海の花売り娘
作詩　川俣栄一　　作曲　上原げんと

紅いランタン　仄かにゆれる
宵の上海　花売り娘
誰のかたみか　可愛いい耳輪
じっと見つめりや　優しい瞳
ああ上海の　花売り娘

霧のタベも　小雨の宵も
港上海　花売り娘
白い花籠　ピンクのリボン
繻子も懐かし　黄色の小靴
ああ上海の　花売り娘

星も胡弓も　琥珀（こはく）の酒も
夢の上海　花売り娘
パイプくわえた　マドロス達の
ふかす煙りの　消えゆく影に
ああ上海の　花売り娘

日譯：鳳氣至純平

上海的賣花姑娘

紅燈籠
微微搖擺著

傍晚的上海
賣花姑娘

誰的遺物？可愛的耳環

凝視著
溫柔的眼睛

啊！
上海的賣花姑娘

起霧的傍晚
小雨的黃昏

港都上海
賣花姑娘

白色花籃
粉紅色絲帶

令人懷念的繻子
黃色的小鞋

啊！
上海的賣花姑娘

星星 二胡
琥珀色的酒

夢想的上海
賣花姑娘

叼著煙斗的水手們

噴出來的菸
漸漸消失的影子

啊！ 上海的賣花姑娘

附錄三、
港ヨコハマ花売娘
作詩　矢野　亮　　作曲　上原げんと

赤いテールが　にじんでとけて
消えてバンドへ　ゆく石だたみ
海のかおりを　夜風が運ぶ
花を召しませ　めしませ花を
いとしあの娘（こ）は
ああ　港ヨコハマ　花売娘

今宵一夜を　名残に踊る
影がゆれてる　酒場の小窓
なぜか気になる　マドロスさんか
花を召しませ　めしませ花を
ちらりのぞいた
ああ　港ヨコハマ　花売娘

ミルク色した　波止場の霧に
むせび泣いてる　出船の汽笛
馴れた別れも　せつないものよ
花を召しませ　めしませ花を
声もとぎれる
ああ　港ヨコハマ　花売娘
日譯：鳳氣至純平

港都橫濱的賣花姑娘

紅色的尾燈
滲透融化

消失在外灘的石板路

夜風將海邊的香味吹走

請你買花
請買花

可愛的少女

啊！ 港都橫濱的賣花姑娘

今晚
戀戀不捨地跳舞

影子搖擺著
酒店的小窗

不知為何在乎水手先生

請你買花
請買花

瞥見了

啊！ 港都橫濱的賣花姑娘

乳白色的
碼頭的霧

抽泣的
出航的汽笛

習慣的離別
仍覺寂寞

請你買花
請買花

聲音停息了

啊！ 港都橫濱的賣花姑娘

附錄四、

広東の花売娘
作詩  佐藤惣之助    作曲  上原げんと

紅の雲  金に輝く  港広東
バンドを行くよ　花売娘
可愛い前髪　 ひすいの耳輪
花を召しませ　 南国の甘い花よ

水の面に　燈火輝く  夢の広東
流れて燃ゆる　 フラワーボート
漕げよ舳舨　 胡弓の調べ
花を召しませ　 月の夜に薫る花よ

七色に　ネオン輝く  夜の広東
ホテルの窓に　 ギターのひびき
霧にぬれてる　 フランス・ブリッジ
花をめしませ　 青春の紅い花よ
日譯：鳳氣至純平

廣東的賣花姑娘

紅色的雲
金黃色地閃亮著

走在外灘
賣花姑娘

可愛的瀏海
翡翠的耳環

請你買花
南國甜美的花

水面上閃亮著燈火
夢想的廣東

漂流且燃燒著
花船

划呀舳舨

二胡的音調

請你買花
在月夜發出香氣的花

閃亮著七彩的霓虹燈 夜晚的廣東

飯店的窗戶
吉他的聲響

被霧淋濕的
法國橋

請你買花
青春的紅色花

附錄五、

東京の花売娘
作詩　佐々詩生　　作曲　上原げんと 

青い芽をふく　柳の辻に
花を召しませ　召しませ花を
どこか淋しい　愁いをふくむ
瞳いじらし　あのえくぼ
あゝ東京の　花売り娘

夢を見るよに　花かご抱いて
花を召しませ　召しませ花を
小首かしげりゃ　広重えがく
月もあらたな　春の宵
あゝ東京の　花売り娘
ジャズが流れる　ホールの灯かげ
花を召しませ　召しませ花を
粋なジャンバー　アメリカ兵の
影を追うよな　甘い風
あゝ東京の　花売り娘

日譯：鳳氣至純平

東京的賣花姑娘

萌出嫩芽的
柳樹的路旁

請你買花 請買花

含著莫名的寂寞和憂愁

那可愛的眼睛
酒窩

啊！
東京的賣花姑娘


夢幻般的
抱著花籃

請你買花
請買花

微微傾著頭
廣重描繪

清亮的新月
春天的黃昏

啊！
東京的賣花姑娘

流洩著爵士樂
舞廳的角落

請你買花 
請買花

瀟灑的外套
美國兵

追著影子似的
甘美的風

啊！
東京的賣花姑娘
附錄六、

長崎のザボン売り

作詩  石本美由起   作曲  江口夜詩

鐘が鳴る鳴る　マリアの鐘が
坂の長崎　ザボン売り
銀の指輪は　どなたの形見
髪に結んだ　リボンも可愛い
可愛い娘　あゝ長崎のザボン売り

風がそよそよ　南の風が
港長崎　ザボン売り
呼べば見返る　ほほえみかける
だれも見とれる　えくぼの可愛い
可愛い娘　あゝ長崎のザボン売り

星がキラキラ　夕べの星が
夢の長崎　ザボン売り
黒い瞳に　夢みる笑顔
ゆれるランタン　灯影に可愛い
可愛い娘　あゝ長崎のザボン売り
日譯：鳳氣至純平

長崎的賣柚人

鐘聲響起
瑪麗亞的鐘

坡路的長崎
賣柚的人

銀色的戒指
誰的遺物？

繫在髮上的
絲帶也很可愛

可愛的少女
啊！長崎的賣柚人

輕輕的吹拂
南風

港都長崎
賣柚人

呼喚便回頭
向我微笑

誰都著迷
可愛的酒窩

可愛的少女
啊！長崎的賣柚人

星星閃亮著
傍晚的星星

夢想的長崎
賣柚人

黑色的眼睛
夢幻般的笑容

燈籠搖擺著
燈影下可愛

可愛的少女
啊！長崎的賣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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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在此所稱之「台語歌詩」乃是歌詞內容由福佬話所唱，包含已知作詞、作曲者和未知作詞、作曲者的歌曲。


� 曾慧佳認為，1945-1955年是自1932年以來台語歌謠史上的第二個黃金時期；黃裕元則認為，1945-1956年是本土流行歌的重新出發，頗有再造風行之意。以上參考：曾慧佳，《從流行歌曲看台灣社會》(台北市：桂冠，1998)，頁59。黃裕元，《戰後台語流行歌曲的發展(1945-1971)》(桃園：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06)，頁83。


� 陳培豐，〈重組「類似」、凸顯「差異」、再創自己──東亞重層殖民下臺灣的族群文化、翻譯和演歌〉(台南：全球化下的台灣文學與文化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07.10.26-27)，頁9-10。(已獲作者同意後轉引)。另有其他學者認為除了政府政策影響外，尚有對政治的不滿、商業考量、作曲家背景和聽眾習慣等，詳細內容請參考：黃裕元，《戰後台語流行歌曲的發展(1945-1971)》「翻唱日本歌的背景因素探討」一段，頁184-185。


� 分別是：1.〈基隆的賣花姑娘〉


2.〈省都的賣花姑娘〉


3.〈夜半的賣花姑娘〉


4.〈台南的賣花姑娘〉


5.〈高雄的賣花姑娘〉


6.〈霧都的賣花姑娘〉


7.〈可愛的賣花姑娘〉


8.〈心愛的賣花姑娘〉


9.〈台中的賣花姑娘〉


10.〈南國的賣花姑娘〉11.〈月下的賣花姑娘〉


12.〈十八姑娘〉


13.〈金門姑娘之戀〉


14.〈夢中的小姑娘〉


15.〈彼個小姑娘〉


16.〈可憐彼個小姑娘〉。以上收錄在《文夏的賣花姑娘》專輯，亞洲唱片製作，1993年12月發行。


� 曾慧佳，《從流行歌曲看台灣社會》，頁82。


� 楊克隆，《台語流行歌曲與文化環境變遷之研究》(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8.06)，引用自「台灣文學研究工作室」收錄之線上版：� HYPERLINK "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i/iunn-khek-liong/sek-su/04-chian-au-sia-hoe.htm" ��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i/iunn-khek-liong/sek-su/04-chian-au-sia-hoe.htm�。


� 相關論述可參考：曾慧佳，《從流行歌曲看台灣社會》，頁78、97。


� 歌詞參考「附錄一」。


� 本文中所提之所有歌詞，皆來自呂興昌老師「台語文學專題：五、六○年代台語歌詩研究」課程所提供的「tai-gi koa-si」電子檔整理資料。


� 歌詞參考「附錄二」。


� 根據「MCAT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人聯合總會」所記載，歌名同為〈夜半的賣花女〉而作詞者有吳晉淮和葉俊麟兩人。� HYPERLINK "http://www.mcat.org.tw/member.php" ��http://www.mcat.org.tw/member.php�。


� 「MCAT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人聯合總會」所記載，作詞者是為蜚聲。� HYPERLINK "http://www.mcat.org.tw/member.php" ��http://www.mcat.org.tw/member.php�


� 歌詞參考「附錄四」。


� 歌詞參考「附錄五」。


� 歌詞參考「附錄六」。


� 陳培豐在此所稱「日歌臺唱」乃是：「不但保留原本日本歌曲的旋律、編曲和唱腔，甚至連歌詞的意義、精神都如實再現的翻唱方式。換言之，是一種極端追求『類似』向日本靠攏的一種文化本翻譯方式。」參考：陳培豐，〈重組「類似」、凸顯「差異」、再創自己──東亞重層殖民下臺灣的族群文化、翻譯和演歌〉，頁10。


� 陳培豐，〈重組「類似」、凸顯「差異」、再創自己──東亞重層殖民下臺灣的族群文化、翻譯和演歌〉，頁11。


� 所述參考前註書，頁11。


� 楊子，〈賣花的女郎〉，《聯合報》，第8版(1985. 12.09)。


� 司徒衛，〈賣花者〉，《聯合報》，第25版(1989.10.25)。


� 作者不詳，〈姹紫嫣紅趁早市 山城平添賣花聲〉，《聯合報》，第4版(1953.07.03)。


� 梅瓊安，〈風月場所新行業 賣花少女利潤高──玫瑰飄春夢．打入男士心坎裡 花影伴美人．博得酒客掏錢包〉，《聯合報》，第5版(1985.10.04)。


� 疏影，〈賣花的女孩〉，《聯合報》，第10版(1969.05.30)。


� 楊子，〈賣花的女郎〉，《聯合報》。


� 司徒衛，〈賣花者〉，《聯合報》。


� 以上參考：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翻譯與文化身分的塑造〉(Transl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ies)，許寶強、袁偉 選編，《語言與翻譯的政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頁359。


� 黃裕元，《戰後台語流行歌曲的發展(1945-1971)》，頁101-102。


� Peter Brooker著，王志弘、李根芳譯，《文化理論詞彙A Glossary of Cultural Theory》(台北市：巨流，2003)，頁6。


� 參考：Peter Brooker著，王志弘、李根芳譯，《文化理論詞彙A Glossary of Cultural Theory》，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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